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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末世論－基督徒怎樣過日子？ 
第十八講
平安，我非常希望能夠跟各位一起分享「末世論」，希望在瞭解「末世論」時，我們能夠愈來愈相信耶穌，不管你是一個非基督徒或基督徒，我們相信祂，不但日子可以過得愈來愈美好，而且因為相信祂，可以從現今的世界進入那永恆的世界，在這「末世」生活的銜接時，也能銜接得非常好。

耶穌教導的「「末世」生活」（四）：
在路加福音第12章，耶穌跟祂的門徒（或跟眾人）有這麼一段對話。
路加福音12:13-15，「13眾人中有一個人對耶穌說：夫子！請你吩咐我的兄長和我分開家業。14耶穌說：你這個人！誰立我作你們斷事的官，給你們分家業呢﹖15於是對眾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1.教會以屬靈事務為主

這其實也是我們在講到耶穌的倫理、基督徒倫理時容易犯的錯誤。從這來看，就是耶穌是不管行政的，耶穌是不管世界上的財物的，耶穌是不管這些政治的，耶穌的國度是純粹屬靈的。基本上我覺得是這個樣子，因此我覺得教會裏應該還是基本上做屬靈的事。我們傳揚福音，我們並不做這個看起來很嚴重的分家業、分配財產的事。
有些人就覺得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就是資源、財產的公平分配，但甚至看耶穌的工作重點，好像也不在鼓勵我們說製造財富等等這些事。一般而言，分配公平，好像是社會主義的特色；製造財富，好像是資本主義的特色，而耶穌在這裏好像把這兩個都否定了。
各位小心，耶穌並不是否定你一切的作為，不管是分配財產或製造財富，這都是上帝帶領之下的生活，上帝也希望我們在這些生活上有美好的見證，但這些美好的見證裏面，重要的不是你家道多豐富，重要的也不是你分得多好、多公平，重要的是你對上帝有沒有信心。你看，又講到信心了。
2.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於是耶穌接著用一個「不義管家」的比喻來說。路加福音12:16-21，「16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17自己心裡思想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呢﹖18又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拆了，另蓋更大的，在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19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吧！20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21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這裏又看到咱們華人了，第一個，這個人是個財主，田產豐盛。我想我們華人實在是很能夠製造財富。早期像廣東、福建移民到海外的華僑，比較中期的像一般唐人街，近期的像這二三十年中國大陸的移民到全世界，歐洲、美國、非洲、大洋洲等地。中國人有十幾億，當然我也不知道裏面的生活到底是苦到一個什麼地步，以致於這麼多人真是背井離鄉到各地去。非洲那地方算起來比較原始，歐洲是太文明了，很多人移民到那裡，語言什麼都不通。我在歐洲碰到很多中國大陸過去的，在福建鄉下山窪窪裏的人，沒讀過書的，中國字都不認識，不要說英文或歐洲的任何一種語言了，什麼都不懂。到那裏苦幹實幹個幾年，慢慢也相當富有，可以開餐館或什麼雜貨店，克勤克儉的真賺了不少錢。
這種中國人的賺錢我們已經講過，克勤克儉、很努力，我想這是美德，是很好的事。但我們不是要談人間的美德或什麼中庸之道，那個是亞里斯多德講的，也有道理，但我們講的是信主之道，就是如果你對上帝沒有信心，你就總沒有安全感，就總是憂愁，而憂愁的結果也常常會把憐憫的心塞住。我也講過，在你的生活、「末世」生活、這個國度的生活中，甚至信了主，你已經要進入到永遠的國度裏，但你那個心思意念或許（甚至大部分）還是很多地方沒有改變過來，還是沒有主的心。
耶穌說到有一個財主，這個人田產豐富，但他有我們中國人那種憂患意識。有一位中國大陸的作者叫蘆笛，（我很鼓勵各位看看他寫的東西，我覺得他寫得很好）他就提出中國人有太多這種憂患意識。憂患意識是新儒家很喜歡講的，另外有一位不太自許為新儒家，但也很喜歡儒家的勞思光先生，他說我們中國人有這種「危苦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危苦意識是比較儒家的特色，相對的就是那種老莊的，或拉丁民族比較多活出來那種遊戲人間的意識，或說那種比較開放、輕鬆的意識。（我覺得這兩種都應該有神恩待的成分）。
那種「憂患意識、危苦意識」是因為覺得這個世界好可怕，所以就有一種「化成」，要把自己還有這個世界化成得更好，有那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觀念，好像要很積極的對抗負面的東西，就是因為有憂患意識。
這一種憂患意識也許跟德國的社會學家韋伯講的，加爾文宗那種憂患意識（或焦慮）造成的資本主義有關係。我不是要講得那麼複雜，雖然這其實跟我們的「末世」倫理有關係，我只是說這可能有它的好處，讓中國人很勤勞。因為憂患意識很多，就非常勤勞。因為我們中國經歷的苦難太多，為了減少這種苦難，就非常的憂患。憂患就是多難興邦，因為邦國非常多難，興家也就勤奮。相對的，可能拉丁或老莊那種遊戲人間或比較輕鬆的，我們常常也覺得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們怎麼會這樣？」我也聽過很多，像拉丁民族（或有些南太平洋民族），有了錢就花光了，根本不會想明天，好像常常要人家幫他收拾爛攤子 、擦屁股。
但我們顛倒過來講，憂患意識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確，事實上在缺乏對上帝信心的時候，對那憂患意識，聖經有很多的批判。我們沒有辦法像天空的飛鳥、野地的百合花一樣那種享受上帝的恩典和安息，我們就在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中華民族就變成一個不快樂的民族。如果再嚴重一點，就變成一個很多陰謀論和懷疑論的民族，就是都怕人「亡我之心不死」，你美國帝國主義是不是要怎麼樣？你是不是要怎麼樣？個人和團體在太多的災難當中而不認識上帝為我們預備的美好的時候，我們會憂患，也會懷疑，甚至會有那種別人都要傷害我們的想法。

也就是說，太多憂患意識時，會因為看到世界艱難，就塞住自己憐憫的心，只知道拚命工作。這不恰當。相反的，拉丁民族和南太平洋這些民族，如果他是對上帝有信心，那就更是耶穌說的，「不要憂慮、不要思慮，上帝會供應的」。如果不恰當的瞭解，當然因為上帝會供應，就會懶惰了。
這裏這個財主也是有憂患意識。他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如果是拉丁民族就會說：「哇，我出產這麼多，真是太高興了，大家都來吃吧。」他沒有遠慮，不會想到還有什麼近憂。
我已經講過，這兩種狀況都不一定是哪一種絕對的對，或哪一種絕對的錯，
但如果沒有上帝，兩種都有基本上的錯誤，一個可能是不負責任，另外可能就是塞住憐憫的心，包括對自己實在是太勞累了。

這財主是為了出產沒有地方收藏而在那裏頭痛要怎麼辦，然後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拆了，另蓋更大的，在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這個人很有眼光，這可能是那種沒有憂患意識的人辦不到的。多難就可以興邦，就可以化成，就可以有「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這種積極的態度，拆了蓋更大的，就要眼光夠遠，要把這所有的，這幾年以後的發展都算進去，包括我的田地繼續擴大、可以蓋多大，最起碼可能有十年、二十年的果效吧，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也就是對自己說：「親愛的，我終於讓你得到了」。中國人最難得到，也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安全感。「因為你現在錢真是夠多了，而且在一個最安全的倉庫裏面，可以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吧」。
這話完全可以化成我們今天華人的理想：你看我現在有這麼多錢，我有房子、 我有地，我有美金、歐元、黃金存款。我們中國人從來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的，
我們有憂患意識，怕這個籃子會打破，那個籃子會打碎，我們有很多地方藏。我們有最原始的藏在地底下，也有債券、股票、基金、期貨、黃金，總之若這個垮了還有那個，那個垮了還有那個，不能說不仔細，甚至也不能說不好，真是有個全備的思考、全人的救恩。然後目標是什麼？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
我也有過這樣的想法，很多中國老人是這樣想，年紀大了，一年參加個兩個旅行團，天氣好時參加這個，天氣比較冷時參加南半球比較暖和的那個，吃喝快樂，看盡天下風光，有時還拍拍照片、寫寫遊記，丟在一些回憶錄、雜誌上面，也很愉快。各位，這沒有不好，你希望你有個平安的晚年沒有不好。我總是在說，你憂患也不一定壞，你安逸也不一定壞，憂患可以多難興邦，安逸可以叫你過舒服日子，可能都很好。而這有什麼不好？如果你不信靠上帝就不好。末後的世代、末日就是要信靠上帝，因為這個世界的樣子會過去。
這個財主跟我們看到的很多人一樣，都不是什麼很怪，跟另外那個和拉撒路的財主也是蠻像的，跟舊約裏面包括所羅門也是很像的，就是吃喝快樂。甚至跟挪亞時代的人也是很像，耕種蓋造、吃喝嫁娶，但就是沒有神，那就最後亡於洪水、死於極大的邪惡。你怎麼什麼都會想、什麼都知道，就是一個不知道，你怎麼不知道上帝呢？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就不知道上帝是真的，不知道上帝真的，你就不知道上帝在什麼時候會取你的性命。
今天我們講的是「末世論」，「末世論」是講到主隨時可能再來，或說「末世論」是講到你隨時可能要去見主，也就是說你隨時可能死，而且死後還有審判。你信主，那審判是祝福的，你不信主，那審判是已經決定了，罪已經定了。
你什麼都知道，但有一件事不知道，你就是太無知了。「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就是要你的命）；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這個其實我們華人也知道，但我們也沒有別的選擇。「你為什麼要積那麼多錢財呢」？「因為要有安全感」。「你花得完嗎」？「我知道是花不完，但有憂慮」。「你為什麼存了一千萬、兩千萬，還要繼續存」？「我最近聽說有一種什麼病，如果得了，那個健保沒有給付的，一顆藥就是幾千塊，所以我要存夠多的」。
你看，這真是杞人憂天，這真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中國人就是活在那種極痛苦的狀態中。房子落成了不是享受，是想到會不會有一天有白蟻；豬蹄上來了，不是享受吃，是想到有沒有過高的膽固醇，太多憂患意識了。因為這太多的憂患意識，你就在那裏想：「我要存這麼多，這樣，我晚年如果得了這個病、那個病，如果有這個、有那個。」各位，你可以一直想下去，想到最後你有五百億也不夠。或者你想的不是得了一個病，而是你所在的那個地方突然發生戰爭，你要用自己的噴射機把你帶走。或空中不安全，你要買一條什麼樣的船，讓你可以在什麼地方，沒有被索馬里的海盜所搶。你要擔心的話，最後要擔心我是不是要到太空上去。這是真的，現在錢也可以買得到作一個太空人，阿拉伯和日本都有人花錢作一個太空人，當然好貴好貴。各位，平安不是錢買得到的，真正的平安、永生、喜樂、愛、自由，那是信靠上帝，那要認識上帝才有的。
這個人無知，他不認識上帝，最後他積蓄的都給了別人。我們也是一樣，積蓄了給別人，而且即使知道是給別人，還是一樣為別人存錢。不僅個人如此，國家不也是如此？所羅門、大衛積了很多的金銀，以色列人後來也積了很多金銀，結果這些金銀是給誰？是給巴比倫的國庫預備的。巴比倫的金銀給誰預備？給波斯的國庫預備的。因為所羅門的金銀後來被巴比倫拿去了，巴比倫這國家後來亡於波斯。好像很多人的錢就是從這裏轉到這裏去而已，並沒有恰當的、愉快的被使用。
我們基督徒不是守財奴，我們基督徒節省，過一個儉樸的生活，但我們不是守財奴，因為我們知道上帝也要我們享受。只是那種享受常常就變成我們的網羅，塞住憐憫的心。21節，「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下面耶穌就講了我們剛剛提過的不要憂慮。不要有那個憂患意識，不要有那個危苦意識，或不要有那種不合聖經的憂患意識和危苦意識，那會讓我們到最後有陰謀論，那會讓我們提心吊膽，對別人都有那種「是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疑神疑鬼，然後不能敞開，總在想：「這個人要向我借錢嗎？那個人要怎麼威脅我嗎？」
我們如果在太久的那種艱難中，也許就難免有這種習性，是值得同情的，但卻只能用對上帝的信心、對上帝的認識來解決。
下面我們要看一個很難懂的比喻，這很難懂的比喻也是我們基督徒在「末世」倫理、「末世」生活、「末世」生活態度裏非常重要的一環。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6章，「耶穌又對門徒說：有一個財主的管家」。
耶穌講的故事裏，你去分析一下，跟吃喝、婚姻、財主，跟替財主管錢的人常常有關係，主都很實際的。你看看我們主耶穌不是非常實際？祂不是天天都在講聖餐的觀念，餅和酒變成血和肉的關係？祂甚至不是在講「我什麼時候再來、末世論」，耶穌講的都跟我們現實很有關係。所以如果你信靠耶穌，就多聽耶穌的話，
不要去猜什麼1995年閏八月，什麼時候中共飛彈會打來，然後世界會末日。不要去猜那些。主再來那個日子、那時辰是必有的，但沒有人知道，神要我們在那個日子，和在那個日子以前及以後的日子都好好信靠上帝，使我們基督徒（一個人和整個教會）的生活都能夠過得很好。
現在，有一個財主的管家被告了。別人告訴他的主人說：「這個人浪費你的錢財」。這「浪費財物」是不是這財務長盜用公款？浪費兩個字不太容易瞭解，但最起碼有這個財務長花主人的錢花得太大方的現象，所以從他後來就被免職看來，應該這裏面有不誠實的成分。有多少貪污的成分我不敢說，但他花他主人的錢是花得太多，這是他浪費了。
主人知道就把他叫來，他說：「我聽見你這事，那怎麼樣呢？現在我只好請你走路了。因為財務長最重要的就是錢財乾淨，你對我的錢浪費，不太乾淨。你把你經管的交代明白，因為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了。」請注意，這「我的」兩個字也有打點，就是原文沒有的。我總是說，最好我們忠於原文比較好，它一定有它的意思，譯者大概想，如果把它直接翻成不能再作管家，好像不合理，這個人是一個管家，這裏不作，他可以到別的地方作，所以比較合理的翻譯就加一個「我的」，我不要你再作管家了。但我覺得這是畫蛇添足，因為他不是不能作這家的管家，是誰家的管家都不能作了，因為他的名譽已經沒有。作管家一定要財物上誠實，他財物上不誠實，所以他名譽沒有，不能再作管家了。這就是他的痛苦。
這個管家後來痛苦就在這裏，因為他作管家，管家的就是能吃喝玩樂，非常愉快，他喜歡這個日子。現在被主人免職了，他就想：「主人要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那我要怎麼辦？」
各位，如果你是一個大公司的財務長，一年薪水新台幣兩千萬。這我想不是什麼太誇張的，可能很多財務長有這個收入，如果你是執行長那就更多了。現在這財務長不能再作財務長了，而且這個人是好有錢的人，他的收入一定很多，他浪費起來也一定很大手筆。我們從底下他所經管的事更看得出來，他主人真很有錢。
他想：「那我將來做什麼呢」？注意，他要的就是仍然舒舒服服的吃喝快樂。
各位，你要有這種打算不是壞事，因為神也希望我們舒服，將來天堂也是，問題是，如果你不認識上帝，不認識上帝的救恩、公義、慈愛、權能、聖潔、善良，
你不知道倚靠祂，那你喜歡過的日子只會害了你，不管是貧苦、危苦或清高的生活

。你沒有上帝，什麼都沒有。

「那我要做什麼呢？我要活下去，而且我要活得舒舒服服，如果作農夫鋤地，我根本沒這個力量，我也不想。」這個人好吃懶作，他也沒這個力量去做這鋤地務農的苦活兒，農人從古到今都很辛苦的。你不想鋤地，現在又已經不能作腦力勞動，作財務長沒有人要，因為對你的誠實度起懷疑，就體力勞動。你又不想勞動，沒力氣，腦力、體力都不肯用，到最後就是什麼？討飯。但討飯呢，這個人又很愛面子，怕羞。當年是IBM的財務長，年薪兩千萬美金，現在怎麼在紐約的街頭討飯？這太丟臉了，我不要。然後他想一想。（這個人很聰明，能作這麼有錢人的財務長，當然是有兩把刷子）。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了，我要做一件事，好叫我做了這件事以後，我可以過一個舒舒服服的日子。真的跟我們前面看到的那個無知的財主也很像，就是把目標放在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上。
各位，可能你也是這樣，我也再一次說，這不一定壞，但如果沒有上帝，上帝不是主，那就一定壞。

這個不義的管家也想他以後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各位，這可不簡單，現在不要說你是一個被爸爸媽媽養的宅男、宅女，那大概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但也不能太安逸，因為有時爸爸媽媽總要唸兩句。在耶穌那個時候商業並不發達，是很匱乏的時代，你不能作有錢人的工作，不能作農夫辛苦的工作，不願意做討飯的事情，又不但要吃喝，還要安安逸逸的吃喝，還要是人家要接你到他家去吃喝快樂，老兄啊，你實在是太妄想了。然而各位，他居然達到他的目標了，可真了不起。他是怎麼達到的？我們下一次再說，願神賜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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